
第一章 強強聯姻 

街上行人熙熙攘攘，這裡是漳州，位處海邊，盛產食鹽，乃南北兩條運河交匯之

處，碼頭無數，承擔南北方大部分的物品轉運。如此種種使得這個地方繁盛之餘

也無比重要，尤其是在這個烽火連天的亂世。 

時局如此，各路起義軍頻起，皇室勢弱，設立在各州的刺史早已形同虛設，只餘

下一個個世家豪門掌控當地。 

漳州由公孫家掌控，這個家族在這裡盤踞幾百年，是當之無愧的一方霸主。 

賞味樓是漳州城最好的酒樓之一，坐落在主街奉元街上，眼下正是下午，早已過

了吃飯時間，可酒樓中依舊熱鬧無比，交頭接耳間大多都在討論前幾日公孫家家

主公孫紹小女兒的及笄禮。 

「請了閻家那位老夫人做正賓，漳州上下所有有頭有臉的女眷全都到場，聽說那

日來客的馬車連公孫家門口的那條街都停不下，整整排出了三條街去。」有人讚

歎道。 

「如此場面，可惜無緣一見。」有人惋惜。 

「不愧是公孫家家主的掌上明珠，聽說家主早已露出口風，要以一半家財做這位

公孫姑娘的嫁妝，要是娶了這位，那……」這人警覺失言，立即訕訕住嘴，跟著

描補說：「可見公孫家和郭家關係之好。」 

他話語中的未盡之意，在場的人自然都明白，雖然心中嗤笑，到底給他留了顏面，

沒有表現出來。說到底，在場的人十之八九都有這個想法，他不過是其中之一罷

了。 

「這和郭家有什麼關係？」消息不甚靈通的人不解道。 

「你竟不知？公孫家和郭家有婚約，聽說這位公孫三娘和郭家那位六郎自幼訂親。

眼下公孫三娘已經及笄，好事怕是也將近了。」有人解說。 

「嘶，這兩家竟然有婚約？那這天下——」有人失言驚呼。 

郭家乃當下起義軍中實力最強的一方，公孫家又是人盡皆知的天下首富，兩方若

是聯手了，以後如何不就成了板上釘釘的事。 

「不好說，不好說。」一群人心中一凜，忙帶過這個話題，又說起了別的。 

 

賞味樓二樓。 

這裡被分成一個個雅間，招待的都是漳州城數得上的貴客，一般人便是有錢也進

不去。 

「姑娘快看，來了——」靠窗的雅間，一直扒著窗戶往外看的婢女急聲說。 

「我看看。」公孫月立即過去，大紅色繡團花花鳥紋的襦裙裙角隨著腳步蕩開，

輕輕拂過水磨青石地面，蔥白的手指撐住窗戶，從窗縫往外看去。 

馬蹄聲響起，路人立時避讓，一行輕騎縱馬而來，領頭的是兩個身穿窄袖圓領袍

的青年，其中玄色袍服的那個略微年長，藍袍的則年幼些。 

公孫月一掃而過，在玄衣青年身上一頓，目光微動，而後看向藍袍青年。 

這個玄衣男子長得挺好看的，可根據消息，這應該不是她那個未曾謀面的未婚夫，



那就是另一個。她上下仔細打量了一番藍袍男子，心中暗自估量——略文質彬彬

了些，馬術雖然不錯，卻是這行人中最末的。這樣一個人不像是行軍打仗的，反

而像個讀書人，雖然也挺好看，不過好像和自己想像中的不一樣。 

略抿了抿唇，公孫月神思不由飄遠，回想起昨晚爹爹跟她說過的話。 

婚事成與不成，全看她的意思……嗎？ 

那她是怎麼想的呢？公孫月心裡想著，有些茫然。 

正在這時，藍袍人似乎感覺到什麼，忽然抬頭看來，公孫月身子一側，躲過了對

方的視線。 

還挺敏銳的，不錯。她想。 

樓下藍袍人目光一掃，對上了一道好奇的視線，是一個身穿粉色襦裙，眉目如畫

的女孩，兩人四目相對。 

女孩似乎被驚到了，目光移開，下意識側身閃躲，露出精緻的側臉，肌膚白裡透

紅，小巧的耳垂上滿是紅暈，戴著的紅珊瑚耳墜晃動開來，一時間竟分不清哪個

更紅。 

藍袍人心中一動，禮貌的收回視線，可那雙婉轉水潤的眼眸依舊清晰，心中不由

得想起曾經讀過的那句詩——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暗自算著時間，公孫月再次看去，跟著撞進一雙平靜無波的眼眸裡，不由得一愣。 

駿馬上，玄衣青年發現藍袍青年的動靜，看了賞味樓一眼，恰巧與再次看來的公

孫月撞了個正著，一眼看清公孫月的容貌，他眼睛微睜，有些驚訝。 

馬蹄聲清脆的敲擊在青石地面，只這幾眼的時間，一行人已經行過賞味樓，疾馳

而去。 

玄衣人握著韁繩的手一緊，遲疑了一下，還是沒有停下。 

罷了，既然已經看見了，回頭自然能找出對方。 

他的身分在這裡，實在不適合在大庭廣眾下表露出對對方的與眾不同，屆時指不

定會給對方招來禍事。男人心想，跟著開始思索該如何確定對方的身分。 

樓上的公孫月眨眨眼，有些莫名——那玄衣人的眼神好奇怪，就像在哪裡見過她

一樣。 

可是，她根本沒有印象啊？ 

「怎麼樣？」聽聞馬蹄聲漸漸遠去，斜倚在貴妃榻上捧著話本看的閻箬看向她，

有些好奇的詢問。 

她和公孫月是好友，她祖母閻老夫人則是公孫月母親阮湘的義母，閻老夫人喜歡

公孫月，一直讓對方直接喊外祖母。兩人自小一起長大，關係親密無間，甚至比

親姊妹還要要好。 

「還好，就這一眼，看不出什麼。」公孫月轉身在她身旁坐下，懶散的往她肩上

一倒，隨口說道。 

「還好就是不討厭，後面慢慢相處就好了。」閻箬若有所思，微笑著說。 

作為好友，她自然希望公孫月能一切順利，幸福安康。 

「還好明明就是一般啊。」公孫月小聲嘟囔，作為最受寵愛的女兒，她從小擁有



的都是最好的，被還好這種詞形容的存在，在她的生命中寥寥無幾。 

閻箬無奈微笑，「你們之前從未見面，互不瞭解，當然會這樣，熟悉後自然不同。」 

「但願吧。」公孫月輕聲說，眼中期待一閃而過。 

兩人在這樓裡又消磨了一會兒，起身離開，婢女先行，早已準備好了一切，和馬

車一起候在酒樓門口。公孫月和閻箬道別後各自上了馬車，起身回家。 

 

 

寶祥院是公孫月的院子，位於公孫家景致地段最好的院落，院中珍奇花木無數，

可謂是一步一景，巧奪天工。從這裡不管去公孫紹的院子，還是去太夫人處都很

方便。 

院中的玉蘭抽出了芽，桃花快它一步已然半開，盆中養著的水仙微微顫抖，幽香

陣陣，下午的陽光溫暖軟和，風光正好。 

洗掉身上沾染的塵土，公孫月坐在妝臺前，由著知秋一點點打理她那滿頭青絲。

玫瑰花煉出的精油在髮間輕輕揉搓，香氣隨之散開，落得一室幽香。上好的黃花

梨製成的髮梳上雕刻著萬事如意紋，一下一下的在髮間穿梭。 

「姑娘。」角落裡的采青上前，低聲喚道。 

「嗯？」公孫月隨口應了一聲，從纖毫畢現的琉璃鏡中看了她一眼。 

「婢子在賞味樓看到了四姑娘。」采青上前壓低聲音說。 

公孫月柳葉似的眉一挑，驚訝中帶著點輕諷，說：「她？還看見什麼了？」 

「郭六郎和四姑娘對視一眼，四姑娘……害羞了。」采青低了低頭。 

略坐直了些，公孫月半闔的眼睜開，總是過分多情的桃花眼中笑意漸濃，彷彿發

現了什麼有趣的物事。 

身後的知秋立即住手，退到一旁，雙眼中含憂帶怒。 

屋內其他幾個丫鬟雖然沒聽清說了什麼，可看見兩人如此，也跟著放輕了動作，

小心翼翼的不敢驚動公孫月。 

「郭六郎是什麼反應？」公孫月問，伸手拿起一枚銜珠鳳釵，微微一晃，看著上

面米粒大小珍珠穿成的流蘇在半空中晃悠，下面墜著的紅翡耀眼無比。 

一時間竟分不清，是自家姊妹覬覦自己的未婚夫這件事有趣，還是這漂亮精緻的

鳳釵更有趣。 

翡翠乃是阮湘發現的一種新奇的寶石，不同她喜歡的綠色翡翠，公孫月更喜歡這

種鮮豔如火的紅翡。 

「婢子未曾看見，請姑娘恕罪。」采青頭低得更甚，連忙請罪。 

公孫月將鳳釵放回去，又拿起一枚栩栩如生的紫色堆紗牡丹花，花瓣隨著她的動

作微微顫抖，恍若真的一般。她心中暗自想著這件事的前因後果，最後一笑。 

何必自擾，要知道對方到底想幹什麼，且看著就好了。 

「妳去盯著公孫苒。」做下決定後，公孫月輕聲說。 

「是，婢子這就去。」采青立即領命，屈膝行禮後退了出去。 

知秋上前繼續給公孫月梳著頭髮，公孫月撐著側臉閉目思量，另一隻手下意識在



妝臺上隨意勾畫。 

公孫苒的目的並不難猜，左右不過那兩個可能，倒是郭陽……也不知道這位郭六

郎到底是怎麼想的。 

相比公孫苒，公孫月更想知道這位未婚夫的想法。 

知秋看著鏡中的公孫月，一開始尚有些擔憂，等目光在她指尖掃過後便放下了心。 

還好還好，自家姑娘沒有生氣，只是在想事情而已。 

這樣想著，為防打擾到公孫月，知秋沒有開口多言，室內一片寂靜。 

待到給公孫月挽起頭髮，正欲插上髮簪時，一陣略微急促的腳步聲打破了屋內的

寂靜。 

「姑娘。」采粉進來後發現屋內不同尋常的安靜不由一頓，跟著繼續說：「家主

那裡傳來消息，郭家送上了拜帖，言道明日上門請見。」 

公孫月嗯了一聲，表示知道了。 

采粉眨眨眼，巴掌大的小臉精緻可愛。她看了知秋一眼，見對方眨了眨眼，頓時

放心，明白自家姑娘沒有心情不好，立即活潑起來，跟著湊到公孫月身後，小聲

又難掩激動的說：「姑娘您知道這次陪著郭家公子過來的人是誰嗎？」 

雖然沒有明言，可知道公孫家和郭家這樁婚約的人都能猜出，郭家人這趟過來定

是為了定下婚期。如此大事，按理說要家主郭盛親自過來以表鄭重，可對方眼下

的處境並不允許。這種情況下若遣了一般人來，那就是不給公孫紹面子，不是結

親，而是結仇了。 

因此，必然要另請一個有身分地位的人來才行。 

「哦，是誰？」看她這副樣子，公孫月倒是有些好奇了。 

采粉雖然性格外向，格外活潑，可眼下這副激動的樣子卻也很少見。 

「是左淵，神武大將軍左淵啊！」采粉興奮的說，一雙眼睛都亮了。 

公孫月微訝過後跟著高興起來，「來的竟然是他？聽說這位大將軍身高七尺，面

目猙獰能使小兒止啼，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要是真的，那得長成什麼樣啊？我們

明天去看看！」 

說著說著，她就做下了決定。 

采粉自然連連答應，屋內其他婢女也是這般反應，她們對這位傳聞中用兵如神的

大將軍的模樣也很好奇。 

是夜，公孫月用完晚膳，找出繡繃開始刺繡。 

這是她的愛好之一，看著那些精美絕倫的紋樣從自己的指尖一點點的誕生，實在

是讓人心中愉悅無比。 

采青悄無聲息進了屋，若非她刻意踩出腳步聲，屋內的婢女們都發現不了她。 

她自幼就存在感極低，哪怕光明正大站在那裡，只要她不說話，別人就極難發現

她的存在，這樣的人天生就適合打探消息。 

「姑娘，四姑娘準備明日和郭家公子巧遇。」采青的面容清秀，略有些寡淡，站

在那裡靜靜的說。 

「巧遇？」公孫月含笑說，直接問：「誰幫她的？」 



公孫家三房，長房公孫紹乃嫡長，二房全是庶出，三房公孫衛乃繼室所出。公孫

紹與公孫衛不和，這件事公孫家人盡皆知。而眼下公孫紹掌家，想要在這個府邸

中和外來者來個巧遇，可不是想想就能做到的事情，想要成功，必定要有人相幫

才行。 

相比公孫苒的目的，她對這個敢在她爹面前鬧么蛾子的人更感興趣。 

「新晉的六管事。」采青清楚明白的說。 

「看來是我小看了我那位三叔。」公孫月回想了一下，輕諷。 

六管事可是在十幾年前就跟著公孫紹了，沒想到他竟然和她那個三叔有牽扯。 

嘖，真是想不通，她爹已經把公孫家握在手裡，她那位好三叔怎麼到現在還沒死

心，總是想著法子折騰呢？公孫月不解且納悶的想著。 

「當做不知，隨她去吧。」收回思緒，公孫月漫不經心的說。 

「姑娘？」知春訝異道。 

公孫月笑了笑，看她一眼，沒再多說。 

知春沒再多說，轉而思考起自家姑娘的用意。 

 

 

清晨，公孫月難得起了個大早，先是晨練，然後用早膳，之後開始細細梳妝。 

知春知夏幾人帶著其他婢女將公孫月今年新做的衣裳都捧出來，由著公孫月挑選。 

正紅、紫紅、緋紅、橘紅、玫瑰紅、銀紅，各種各樣的紅色鮮豔奪目，上面的織

紋繡樣別致精巧，樣式或華美或飄逸或嬌俏，乃是公孫家請來的製衣大家親手製

成。 

公孫月目光一掃，選了那件大紅色換上。 

繫上腰帶，纖腰盈盈，羊脂白玉雙鯉佩壓裙，大袖衫穿上，袖口用金線繡成的牡

丹紋精美絕倫。髮髻梳高，插上金簪鳳釵，牡丹花耳墜花心裡嵌著紅翡，與耳邊

的鳳釵紅翡墜子相映成趣。素手纖纖，一串一百零八顆紅翡珠串纏繞其上，墜上

的純金牡丹花活靈活現。 

她生就一雙柳葉眉，桃花眼，瓊鼻小巧，櫻桃小嘴，容貌明麗嬌豔，一身正紅上

身更顯華貴非凡，蘊秀嫵媚。 

對著大大的穿衣鏡打量了好幾眼，公孫月滿意點頭，帶著一群婢女浩浩蕩蕩的出

發。 

唔，三房沒錢，雖然當初她那位偏心祖父給三房留了不少私產，可扛不住三叔能

折騰，十幾年下來三房早就只剩下一個空架子。 

這種情況下，公孫苒為了面子，向來是往素雅精巧打扮，所以她每次見了公孫月

一身珍貴精美的穿著都免不了眼紅嫉妒一番。 

對於公孫月而言，每次看見公孫苒羨慕得臉色都變了卻要強自忍住，都會忍不住

覺得十分有趣。今天想來也是如此，只是不知對著那位郭家六郎，她的好四妹能

不能忍得住了？ 

公孫月嘴角笑意漸濃，滿臉的興趣盎然。 



 

正堂茶香裊裊，公孫紹高居上首，左手坐著一玄袍一藍袍的兩個青年。玄袍沉穩，

藍袍開朗，他仔細打量著玄袍男人，笑意略濃，談話中滿是止不住的讚賞，至於

藍袍青年，他卻沒怎麼在意。 

玄袍男人五官深邃，生就一雙劍眉鳳眸，鼻梁挺直，唇角含笑，坐在那裡腰背挺

直，不論公孫紹說什麼都能接上話題，並且聊上幾句，說起話來不疾不徐，看起

來溫和沉穩。 

他就是天下聞名的神武大將軍，左淵。 

左淵身邊坐著的藍袍青年容貌俊雅，不像左淵那樣帶著溫和的英氣，反而有些文

秀，正是郭陽。他認真聽著左淵和公孫紹的對話，看似平靜，臉上的笑容卻有著

微不可察的僵硬。 

左淵餘光一掃，心中暗歎，在公孫紹這個老狐狸面前裝樣，郭陽的火候還不夠。 

不過公孫紹的態度……這樣略有些冷待忽視的模樣，可不像在面對女兒的未婚夫，

而且郭陽的身分在此，他可不是一般人。 

老謀深算如公孫紹不會不懂這個道理，是有心而為的考驗，還是對方另有想法？ 

心中思量，左淵斂眸。不論如何，這樁婚事必須成功，連番戰事雖得勝利，可定

亂軍元氣已傷，到了這個地步，公孫家的支持至關重要。 

天下十三州，如今定亂軍才掌握六州之地而已，此外還有佔據登州與常州的范家，

掌控複州泉州俞州的莊家，被三方勢力圍在中間的江州皇室，以及緊鄰他們定亂

軍和莊家的俞州，位於海邊的漳州公孫家。 

他此次前來，便是想要藉聯姻一事，讓公孫家徹底站在他們郭家定亂軍這一方。 

公孫紹言笑晏晏和左淵說著話，間隙掃一眼郭陽，在他微抿的唇角略過，指尖不

由一頓——心思淺薄，不成氣候。他心中冷哼，就憑他也想娶他的小如意？作夢！ 

「爹爹。」輕巧的腳步聲傳來，女孩兒清脆帶著嬌意的聲音跟著響起，一身大紅

色衣裙，美到奪目耀眼的公孫月從門口走進來。 

左淵手上動作微不可察的一僵，他垂眸掩去其中的驚訝，這才慢慢睜開雙眼，平

靜看去——她竟然是公孫紹的女兒？ 

「有客人啊？」公孫月目光一掃兩人，就見依舊一身藍袍的郭陽正低著頭不知道

在想什麼，她眸光微動，視線一轉就和玄衣人四目相對，不由得一頓，跟著施施

然的移開，就像昨天偷看被逮住的不是她一樣。 

反正偷看的人那麼多，他應該不會計較的吧……公孫月眨眼，不確定的想。 

「如意來了。」如意是公孫月的小名。公孫紹立即笑了起來，看了看左淵和郭陽，

說：「這位是左淵左將軍，而他則是郭家六郎。」 

公孫月眼睛微睜，驚訝的看了眼左淵，在對上那雙溫和的眼睛後立即反應過來，

忙不迭的換上微笑，微微頷首，道：「見過左將軍，郭六公子。」 

左淵溫和的點點頭，道了句姑娘好。 

郭陽抬頭微笑，站起身彬彬有禮的說：「見過公孫姑娘。」 

公孫月燦爛一笑，目光直視郭陽，毫不掩飾她的打量。郭陽亦不曾躲閃，卻未曾



回看公孫月，只從容淡然的站在那裡，目光虛虛落在半空，唇角含笑，一副十分

守禮的模樣。 

一對年齡正當的少年男女相對而站，一粲笑一微笑，看起來竟是極其登對的模樣。 

公孫月目光一轉，收了回來，嘴角的笑意微不可察的淡了一分。 

這人看起來是很守禮，她沒感覺到對方不喜自己，可相對的，她也沒感覺到對方

喜歡自己。不知道是真的含蓄，還是徹頭徹尾的虛偽，希望是前者吧。公孫月心

想。 

公孫紹看了眼自家女兒便知道她心情一般，顯然和未婚夫的第一次見面並沒有給

她帶來什麼愉悅之感。想到這裡，他的眉先是微微一皺，然後又舒展開，眼中還

帶著點笑意。 

不喜歡也好，正好他也不喜歡這個郭陽。 

心裡想著，公孫紹溫聲開口，「如意，郭陽第一次來我們家，妳帶他出去轉轉，

也好一盡地主之誼。」 

「是。」公孫月立即應下，嬌俏一笑，「那爹爹我這就出去了。」 

公孫紹心中發軟，笑得愈加溫柔，「去吧，小心些別磕碰著了，帶好婢女。」 

「知道啦。」公孫月嬌嗔的看了眼自家爹爹，不滿他的叮囑，她又不是小孩子了，

然後笑著對郭陽示意，「郭六公子，請。」 

郭陽自然同意，邁步上前與公孫月並肩，和聲說：「公孫姑娘不必太客氣，喚我

六郎便好。」 

公孫月轉眸看他一眼，眉目流轉，自帶多情，郭陽神色微動，本落在公孫月臉上

的視線微微一動，移開了些許。 

「六郎？」公孫月舌尖輕捲，嬌軟的聲音撓得人心尖發癢。 

「是，我家中姊妹都是這般喚我。」郭陽輕聲說，容貌俊秀，斯文有禮。 

收回視線，公孫月又笑道：「那我便卻之不恭了。」至於怎麼稱呼她，她卻沒說。 

在郭陽看不見的地方，公孫月眼中思緒一閃，若有所思。 

雖然郭陽竭力克制，可她還是感覺到對方面對她時的刻意躲避，為什麼？ 

公孫月的話音落下後，郭陽沒有接話，她也不急，只不急不緩的朝前走著。 

幾步之後，郭陽輕聲開口，似乎帶著些笑意，「漳州靠海，我還是第一次來海邊，

公孫姑娘，不知道大海是什麼模樣？」 

公孫月漫不經心的邁過門檻，婢女忙上前提起她的裙襬。 

她眉一揚，不甚在意的說：「也就那樣吧。」 

也就那樣，是什麼樣？郭陽抿唇，眼底不悅一閃而過，一時間未再開口。 

知春抬眼默默掃視一眼，兩個天之驕子碰到一起，自然要有一個願意後退一步。

郭家雖然勢大，可公孫家也不差，怎麼看著這位郭公子是想要擺架子，讓她們姑

娘主動了？ 

感受著身側之人越發緊繃的氣息，公孫月眼角不甚在意的一挑。她不過說幾句話

而已，這人就有些不高興了，就這？嘖，怎麼，還想要她捧著他不成？ 

郭陽不說話，公孫月也沒有說話，只施施然的帶著人往花園去。 



雖然只是二月，可花園那一片桃花林這會兒正是妍麗之時，爹讓她帶著郭陽轉悠，

那她就去吧，正好也讓她看看公孫苒的目的。 

相比公孫月的怡然自得，郭陽顯然有些不悅，雖然他極力裝作平靜的樣子，可跟

在公孫月身邊的婢女們全都習過武，這點不同還是能看出來的。 

桃林綿延，一場春風，花枝顫動，花瓣如雨。 

「桃花淺深處，似勻深淺妝。」便是有些憋悶，郭陽看到這片桃林後，心中也不

由舒暢開來，跟著誦出前人的一句詩。 

聽到這句，公孫月下意識想起下一句「春風助腸斷，吹落白衣裳」，她柳眉一擰，

頓覺掃興。 

「六郎博學。」頂了一下自己的小虎牙，她毫不上心的隨口讚道。 

這句話不知哪裡撓到郭陽的癢處，竟讓他笑了一下，轉過頭準備和公孫月搭話，

就見到她那一臉的漫不經心，口中那句話就頓住了。 

回過頭，郭陽沒再說話，他不想和這個滿身驕縱、毫無嫻淑之氣的女子廢話了。 

絲毫不知道自己又一次戳著了郭陽的不喜之處，公孫月正疑惑怎麼毫無動靜的時

候，一個不甚起眼的僕役忽然急匆匆的走過來。 

「不好了姑娘，太夫人的貓兒溜進您的寶祥院，不知鑽去了哪裡，您快回去看看

吧。」 

曾祖母的貓？公孫月眼睛微睜，不悅一閃而過，竟然拿曾祖母的愛寵作筏子？ 

本來尚且從容的她心中頓時升起了怒意，轉身看向郭陽，她臉上笑意變淡，說：

「六郎且先看著，若倦了就讓僕役帶你回去，我有事，先離開了。」 

郭陽自無不應，公孫月帶著歉意笑了一下，轉身在婢女們的擁簇下離開。 

而走出一段距離後，在桃樹的掩映下，采青悄無聲息的掉了隊，前面帶路的僕役

絲毫沒有察覺。 

公孫月回來立即讓婢女們去找貓，自己則漫不經心的想著桃林那裡會是什麼情況。 

桃林內，郭陽欣賞了一會兒便準備離開，僕役在前方帶路，他昂首前行，心中回

想著出行前父親對他說的話，與公孫家的婚事必須成嗎…… 

再一想剛才公孫月的言行，眉不由得一皺，這時一道輕柔婉轉的聲音響起—— 

「好曉露，妳快些，父親正等著呢，再慢些湯就要涼了。」 

隨風飄來一股清淡的鮮香味道，郭陽立即找出聲音的源頭，正是前面那條路口，

他腳步一頓，免得衝撞到對方，聽這說話的口吻，明顯是公孫家的姑娘。 

粉色裙角一閃，繡著白色小花的繡鞋露出，容貌精緻，眉眼溫婉如畫的女孩正回

頭說著什麼，郭陽立即認出是昨日賞味樓裡看見的女孩。 

眼見對方沒有注意這裡，似乎一個不小心就會撞上他，他頓時想起自己那位好父

親後院的爭寵手段，初見時在心中升起的那點兒好感立即散去，腳尖一動，準備

避開。 

「姑娘，小心。」 

一道提醒的聲音比他的動作更快，女孩兒身後的婢女伸手就拉住了她。 

「嗯？見過這位公子。」她似乎有些懵，看見郭陽後先是一怔，忙不迭的低頭行



禮。 

「見過姑娘。」郭陽止住動作，心中微微有些尷尬，原來是他想多了。 

也是，這可是大家出身、精心教養的姑娘，怎麼能跟父親後院的那些女人相提並

論？這簡直是對人家姑娘的侮辱，還好他剛才沒有表現出自己的意思。 

因著自己的誤會，郭陽有些愧疚，面上的笑就更盛了些。他本就生得不錯，又一

身文雅之氣，一笑頓時有些公子翩翩、溫潤如玉的感覺。 

對面的女孩兒螓首微垂，水潤杏眼抬起飛快掃過，而後垂下眼瞼不敢再看。 

「剛才是我失禮了，還請公子莫要怪罪。」說著話，她耳垂又泛起了紅暈。 

「無礙。」溫聲說完，郭陽憶起剛才女孩兒急急止步的神態，心中微微一動。 

「多謝公子，我先走了。」女孩兒再次盈盈一拜，輕聲道謝，而後帶著婢女直接

走了。 

郭陽待女孩兒走過，這才邁步，繼續往待客的雀鳴院走去，僕役安靜帶路，沒有

多言。 

采青悄無聲息的在幾人身後出現，不解的看了眼走遠的公孫苒。她費盡心思和郭

陽巧遇，怎的就說這幾句話，甚至連自己的名字都未透露？難道是她們想多了？ 

心念轉動，采青跟上郭陽，直到他進了雀鳴院，才直接回了寶祥院和公孫月稟報。 

「不奇怪。」看著采青眼中的不解，公孫月輕笑，她坐在小几旁小心剪著手中的

桃花，一枝枝插進白淨如玉般的白瓷花瓶，仔細調整角度，剪去累贅之處。 

剛剛亂糟糟的寶祥院早已經恢復平靜，那隻被傳不小心跑進寶祥院的貓兒，在公

孫月回來後不久就被找到，送了回去。 

一片花瓣落下，蔥白淡粉的指尖捏起，放在一旁的玉色淺盤中。 

「郭陽大家出身，想必沒少見後院之事，公孫苒若是做得太明顯定會引起警覺，

所以……」 

剩下的話不必再說，在場的人都已經懂了。 

「四姑娘好算計。」知夏略有些不悅的道，而後又說：「姑娘，您準備如何做？」

她有些憂心，郭陽可是自家姑娘的未婚夫，四姑娘卻動了心思，不成還好，若是

成了，自家姑娘豈不就淪為笑柄了？ 

「什麼都不做。」公孫月小心剪去多餘的枝椏，漫不經心的說。 

一眾婢女不解，知春拉住還欲再問的知夏，搖了搖頭，示意她安靜。 

公孫月思緒轉動，一點一點調整著眼前這瓶花，許久後終於滿意的放下剪刀。 

「這樣也好，郭陽的心思不顯，我看不出來，就讓公孫苒去探探我這個未婚夫到

底是什麼樣的脾性吧。」公孫月笑著說完，起身淨手，邊道：「走，我們把這花

給曾祖母送去。」 

公孫家在漳州經營幾百年，根深葉茂，旁人不可輕動，且富甲天下，手中珍奇貨

物無數，又有世上最好的鋼鐵冶煉技術，天下兵器五成出自他們家，加之位於海

邊，擁有無數海船，若是想走誰都留不住。 

這樣一個打不動逼不得的角色，在亂世未曾平定的時候，沒有人會愚蠢到想去動，

也就是說，以她的身分，只有她挑人，沒有別人挑她的。當然，若是天下平定，



他們公孫家說不得就成了當權者的眼中釘肉中刺，不過那還早，且不急。 

郭家想要聯姻，為的就是讓一直中立的公孫家徹底倒入自家陣營，不過郭陽似乎

有著別的想法。眼下是郭家離不開公孫家，不是公孫家想要巴結著郭家，他不想

著如何討她歡心，反而端著架子，這就有意思了。 

想著公孫月就笑了，據她所知，郭盛這個定亂軍首領的位置，坐得可不是那麼穩

當啊。 

 

福寧院，公孫太夫人的院落。 

太夫人是個端方大氣的性子，年輕的時候治下嚴謹，行事雷厲風行，老了反而柔

和了些，甚至迷上禮佛修心。 

公孫月去的時候太夫人正看著經書，太夫人溫和的看她一眼，一招手，身後的嬤

嬤上前將一個木匣捧給她。 

公孫月接下，一副好奇驚喜的模樣，「我看看曾祖母又給了我什麼好東西？」 

打開一看，裡面是一套孔雀頭面，孔雀尾羽展開，上面的羽毛紋路清晰精美，羽

心和眼睛都鑲嵌著罕見無比的藍綠色寶石，華美至極。 

公孫月頓時睜大了雙眼，滿是驚豔，寶石雖難得，可她那裡也是有的，重要的是

這份常人沒有的巧思。 

「太漂亮了，看來我得找繡娘再做兩身新衣裳才是。」公孫月讚道。 

「收著吧。」太夫人眼底浮起微笑，她素來不苟言笑，這般清淺的笑意已經表明

她很開心了，「貓那事我已經解決了，剩下的事妳自己來。」 

太夫人之前掌管家務幾十年，公孫苒那點小手段連公孫月都瞞不過，更何況是她，

不過她並不準備插手。小輩的事就讓小輩自己解決，往後的時日還長著，就當做

是歷練了。 

對此公孫月心知肚明，立即自信一笑，「曾祖母放心，沒問題。要是這點兒小事

我都辦不好，豈不是枉費了您對我的教導。」 

太夫人滿意的嗯了一聲，再度拿起佛經。 

公孫月笑了笑，行禮告退後就出去了。 

 


